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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莉找
到了！她的朋友已经联系我了，真

想不到这么顺利这么快，太谢谢快
报了！”电话里，贺旭东万分欣喜。

5月 21日，快报登载了一则
宁波商人贺旭东苦寻债主的新
闻，虽然贺旭东提供的被找人信
息与实际有所出入，但市民刘先
生还是一眼就看出，自己朋友的

妹妹正是贺旭东要找的人。
“名字有出入，不是美丽的

‘丽’，是茉莉花的‘莉’！”昨天
一早，刘先生就给记者打来电话，
“我已经根据你们提供的手机号
码，与贺先生联系过了，贺先生要
找的人正是她！”而没多久，远在

宁波的贺旭东也给记者打来电
话，“我已经和丁莉通上话了，是
她的声音，一点没错！”

原来，让贺旭东四处寻找的
“债主”丁莉一直都在南京，与贺
旭东2003年出国差不多的时候，
丁莉从所在物价部门辞职，安心

做起了“全职太太”，“她的先生
也是生意人，生意做得很大！”

刘先生说，丁莉有不少宁波朋
友，而报纸上关于丁莉“儿子已 4
岁，父亲曾在舟山当过兵”的信息，
使他最终确信，他的好哥们的妹
妹，正是报纸上所要找的人！“我平

时很少看报，那天正好晚上睡不着
觉，随便拿了张报纸来翻，没想到
正好看到了！”刘先生笑着说。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还欠你

2万块钱没还呢！可她竟回答‘哦，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贺旭东说，
丁莉为人低调，但人一向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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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85岁的老大爷，因
持有一笔巨款，而终日惴惴不

安，就怕别人谋取自己的财
产。为此，他先后气走了 3名
家政工作人员，还怀疑敬老院
工作人员想占取他的一双鞋
子，而扇了他人两耳光。昨天，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手持拖
把，站在家门口“站岗”，不让

任何人靠近他家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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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名叫杨建林（化名），

家住城南一带，没有子女。15
年前，老伴去世之后，他一直独
居。因为他有做盐水鸭的绝
技，年轻时他靠这门技术，攒下
了一笔财富。近年，他的一处房
子拆迁，又补偿了数万元钱。这
一大笔钱，让他衣食无忧。唯一

缺憾的是，他年龄越来越大了，
一个人照顾不了自己。

去年5月，白下区民政局推
出“居家养老”服务，由政府埋

单，专门雇人为高龄、独居老人免
费服务。安品街社区第一个替杨

建林报名，让他享受这一温暖。
第一个为杨建林服务的

工作人员叫宋金珠。她不仅勤
劳能干，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把老人的被单洗干净了，屋
子收拾整洁了，空闲下来她还
与老人聊聊天，给他解解闷。

老人夸她：“比亲闺女还好。”
然而，好景不长。服务到

第四个月时，老人突然起了疑
心：她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想
要我的财产？

此后，他总处处找她的
茬，不是怀疑她换走了他的

“好”被单，就是嚷嚷碗丢了。
几次折腾之后，宋金珠凉透了
心，主动找到社区主任说：
“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不久，社区又推荐了家政
人员小张，上门为老人服务。杨
建林对她也抱着很大戒心，再

三问人家：“你是不是想要我

的财产？”“我忍了又忍，挨了
一个月。”小张说，她拿到辛苦

赚取的一个月工资也辞职了。
第三名服务人员 “老

高”，只在杨建林家干了一个
星期，就提出辞职了。走之前，
“老高” 含泪丢了这样一句
话：“我就是再穷，穷到吃不
起饭，我也不在这家干了。这

个老头无端怀疑人，简直就是
侮辱我的人格。”

%&

5;<55=>?@A

“他一把年纪了，没人在

身边照顾起居，总是不行。”
安品街社区主任经过商量，决
定将老人送到老年公寓。杨建
林接受了这一建议。去年底的
一天，社区主任和社区民警一
起，找了一部专车，将老人送
进敬老院。不过，老人只勉强

住了一个晚上，就闹着要走
了。原来，当天晚上，工作人员
端水给他洗脚，并将他的鞋子

放在风口处，晾了起来，老人
以为工作人员偷了他的鞋，当

场狠狠扇了对方两个耳光。对
方被打得两眼冒金花，再也不
肯服侍他了，老年公寓也拒绝
收留他。“哼，你们连我鞋子
都想要，等我夜里睡着了，你
们不是要把我钱全偷光啦？”
老人一夜未眠，等到天亮后，

又搬回家了。
“家政人员不肯服侍他，

老年公寓也不收他，这该怎么
办呀？”社区主任情急之下，
一一联系上了老人的 12个侄
子侄女，以及 6个外甥外甥
女，但大家都不愿意上门。原

来，他们早就发现老人猜疑心
重，为了不被误会成居心不
良，他们索性不与老人来往。

最后，社区主任再三做工
作，才说动一个侄子，上门为
老人烧饭、打扫卫生。不过，老
人对这个侄子，也持猜疑态

度，根本就不信任他。

“如果不是社区主任再三
跟我说，我不会去照顾他。照顾

他我太受罪了，我真的想哭。”
杨建林的侄子杨遵强，一个年
过百半的汉子，谈及老人，声音
都哽咽了。他告诉记者，为老人
烧饭、洗衣服、铺床、扫地，多吃
一点辛苦，他都没有意见。但是
老人总怀疑他在饭菜内下了

药，而且振振有词：“你如果没
有下毒药，为什么你不吃？”杨
遵强无奈，只好“遵命”与他一
起吃。老人还不放心，有一次他
将吃剩下的一半饭，全部倒进杨
遵强碗里，命令道：“你吃。”
“他还说他的眼睛快瞎

了，记忆力不好，都是我给他
下药了。”杨遵强说，为此老
人有时48小时不睡觉，在家
闹腾。情绪更糟糕时，老人还
用拐杖，追打侄子。
“他的侄子下一步还肯不

肯照顾他，现在真的很难

说。”社区主任担心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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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上门看望了这

位老人。他头发白了，顶也秃
了，看上去真的垂垂老矣，不过
他却不肯休息，正在家门口
“站岗”，手上还拿了一个拖
把，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他怕人到他家去，要他财产
哎。”社区主任说，老人因为这

笔财产，已到了寝食难安的地
步。有一天早晨，他匆匆赶到社
区说：“我一觉醒过来，胡子被
人剃了。这个人肯定是夜里到
我家来的，想要我的财产。”

面对老人这一番话，社区主
任说：“他这样子，折磨别人，也折

磨他自己，我们真的很无奈。”
下一步，社区主任打算找

一个心理专家，给老人做一些
心理疏导。社区认识到，社会
关心老人，不能局限在物质生
活上，还要让老人的精神充实
起来。 IJKL 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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